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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一片寧靜─山海交錯在香港

自我介紹

密斯特丘（香港城市大

學創意媒體學院學生）

我得從九月二十號開始說起。九月二十號沒甚麽特別，我來到這世

界。不過，九月二十號是愛牙日，只是過了很久很久我才知道，差不多在

我小學的時候學校開始宣傳要愛護牙齒，派發了許多宣傳資料，發了試用

裝的小支牙膏，我還記得牙膏盒子裡還有讓自己製作的每日刷牙記錄表，

當時覺得好有趣，每天也都會很認真的去完成上下刷左右刷的功課，然後

興致勃勃地記錄下今天做過的大事情。知道自己是愛牙日生日以後，還和

同學炫耀，當時就覺得自己很了不起啊，我就好像一個形象大使一樣。其

實現在想來也沒有覺得很傻，至少我的牙齒還是長的很不錯的。

可能是因為之前換牙的時候，我都會聽從老人的話，長在下面一排的

牙齒掉了要往上扔，比如扔向屋頂，同樣在上排的牙齒要往下仍，但是所

有扔的動作都必須筆直。於是今天我才發現，如果要筆直扔的話，掉落的

牙齒要怎麼到達屋頂呢。

和牙齒無關。我只知道我開了兩次刀，我不想再經歷這樣未知的恐慌

了，我甚至不記得當時第一次開刀的時候是為了甚麽原因，只是它就這樣

活生生地奪走了我的童年，那段最美好的人生軌跡，那段記憶。童年啊，

那是怎樣的一段甜蜜的小日子。我只能呆呆地看著他們的童年，我都沒有

權利去回憶。我每次只能詢問細心的媽媽，當看到熟悉的場景，她會很耐

心的告訴我，我曾經是那樣幸福地在滑滑梯那裡玩了整整一下午，於是，

我才能想像。呵，這次輪到那個幸運的小孩，讓我幻想他就是我小時候

的樣子，可以這樣無憂無慮地玩一整個下午。可是，那是幻想，幻想是甚

麽，不存在，那麼飄渺，就像那些好像得了老年癡呆症的老頭會寫出來的

童話一般。幻想出來的永遠只是假的，是假的。而回憶，哪怕只是簡簡單

單一個曾經很喜歡的氣墊蹦蹦床，都那麼真實。有時候，我的同學會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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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咦，那你的童年是張白紙咯？」

我會很堅定的搖搖頭說：「不，只是我的童年下雪了。」

我的童年是一幅很豐富的畫卷，不可以是張白紙。因為它曾經存在

過，很簡單地，就只是為我，存在過。我只是忘了。

我不知道我的感性是不是和我的星座有關，因為我不怎麼研究這些東

西，也沒有過問出生在幾月或甚麽時段會有怎樣的性格和愛好。我可以無

緣無故的沉靜下來，當幾秒的傻子。我也會很瘋狂的一個人自己突然變得

心情超好，想像這整個世界原來如此美好，覺得這一切都好。即使這樣，

我也曾經想要自殺。

以前有個語文老師和我們講，如果我們做的夢是彩色的，那麼說明我

們的思想就已經達到一定境界了，否則它會是灰色的。

我便開始留意自己的夢，我到現在依然記得某天晚上我做了一個很長

很長的夢，可惜我只記得那麼一小段，第一個場景在藝術館，一幅接著一

幅都是我自己很喜歡的作品，那麼真實，但我不記得它們是否是彩色地出

現在我的夢裡，我一路走過去，好像還有看到許多幅我以前沒有看到的，

不知是我自己臆想出來的還是以前看到過的（當時應該在夢裡狠狠地把他

們記下了，然後醒來後立刻畫，說不定就是甚麽傳世名作了）。然後繞過

一個很普通的雕塑，轉了一個圈就出來了。出來後刺眼的光，我用手擋住

眼睛，天空中出現了一個不規則的圖案，像某個圖騰一般，閃現著鑽石般

的光芒。那麼刺眼，五彩繽紛，不停地閃爍展現。等一下，五彩繽紛，沒

錯，我看到的是彩色的，我好激動。我跟隨者天空圖騰，一路跑又跳，好

美，經過了一個車站。再從車站的棚裡走出來的時候天空突然暗下來，許

多烏雲遮住鑽石一樣的圖騰，整個世界黑下來，我開始聽得到自己的呼吸

聲，那麼急促，我的頭不停地轉動看著周圍的變化，夾雜心跳，又感覺到

好像要火山爆發可是我清醒地告訴自己這裡沒有火山。後來就醒了。

很遺憾這麼美麗的的故事沒有被延展成一個電影，就讓它這樣過去

了，不過至少我很清楚，我的夢境是彩色的。至於後來，我還是沒有怎麼

在意自己的夢是甚麽顏色的。

媽媽曾經和我說，我太憂鬱了，不要再看那些壓抑的文字和圖片，要

多出去運動，要多和朋友在一起，要變的開朗一些。可是我覺得我很開朗

很陽光啊，憂鬱，人人應該都會有吧，我也不明白。我的憂鬱是希望能有

一個獨自的世界和時間，讓我只是靜下來想想事情也好，或許到樓下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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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騎單車到海邊看一會夕陽。是難過的時候不希望有朋友在身邊；可以

一個人買冰激凌；逛最熱鬧的街市；看著一個城市從喧鬧漸漸安靜下來；

走過城市的紙醉金迷；看著街邊的爵士樂隊散去；有三五個夥伴聚在公園

的座椅上閒聊；會有個別老外喝醉酒互相勾肩搭背胡言亂語；司機把的士

停靠在路邊抽著寂寞的煙，這個夜晚下的一切我都能一個人在路燈的陪伴

下慢慢走過。這或許就是我的孤獨和憂鬱。我常常叛逆地想要半夜從家裡

爬出去，或許只是毫無原因地在外面瞎逛，那樣的衝動好幾次盤旋在我的

心中，最後還是被消磨了，被父母的管教？抑或是被外面遊盪的社會不良

青年？

我躺在床上的時候會想我以後的生活，但是想像不出來一個具體的框

架。有個問題困擾我很久，簡單說來，接受現實生活或者隱匿。是想要尋

找一個安靜的地方，可能山清水秀，有美麗的風景，但還沒有被人們發現

的，一直住在那裡，像梭羅一樣，那樣純淨和清閒。或者面對生活，整天

紛紛擾擾，燈紅酒綠，在城市中不停地吶喊，迷茫。我想了很久，我應該

會選擇現實，因為形勢使然，我沒有辦法選擇一個絕對安靜的環境讓我停

留，城市和森林我都迷戀，如此說來，我只能選擇城市。我愛城市，愛這

樣一種喧囂的節奏，把人迫瘋的狀態，我可以像吃了搖頭丸一樣重複機械

的動作，但是不感到厭倦。然後，麻木，麻木，我還是會喜歡城市，可

能只是完成我之前想要半夜出去的願望，看這個世界睡覺時候還剩下甚麽

人，甚麽事。想在外面流浪告訴朋友今天沒回家。我想當一名街頭藝人，

幫人作畫我怕會失敗，於是想作電影裡才能看到的路邊拉小提琴或者彈

吉他的街頭音樂家，想擁有一個自己的禮帽來裝路人的錢。只是，小提琴

當時心血來潮的買了，自己瞎拉了幾時然後到現在還沒有學由於各種各樣

的原因，又想想這個世界上會樂器的人那麼多誰會在意我，剛學習一點就

想要出去賣藝說不定還會被人家鄙視。我的這些個幻想就在那麼實際的同

樣是幻想中沉了下去。每天的鬧鐘從來都沒用處，每次都是死到臨頭快要

遲到才爬起來，然後一點一點拖延，直到終於睡過頭了才會醒悟，振作起

來，又開始從準點慢慢慢慢延遲。

高中時候的一個代課老師曾經留給我一張小卡片說她仍會記得黑框眼

鏡下的可愛笑容。

我坐上的士，去一個我未曾去過的地方，我斜靠在座椅上眼前閃過這

個城市的燈光，我眯著眼睛，那些光斑蒼白地溜走，快速地離開。




